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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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自诞生至今发生了巨大

变化，而私有资本以增殖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正是在这种资本本性的支配下，产生了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一是从“第一代全球化”发展为“第二代全球化”，二是从物

质资本发展到人力“知识的资本化”，三是建立在贫穷的生产国与富裕的消费国对立基础上的发达国家

的“福利化”，四是以分割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脱实向虚”的“第二代金融化”。这四大变化及其产

生的国际产业链与国际金融链，引发了一系列国际矛盾，而发达国家为了挽回在这些矛盾中自己所处

颓势，发动了国际间的贸易战、科技战与金融战，而这将构成中国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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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19世纪相比，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

大变化。人类社会从机器大工业时代进入发达的信息时代，发达的交通、通讯系统使地球成为

“地球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马克思时代人类的想象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

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国际关系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从奉行海盗法则的野蛮的殖

民主义演变为文明的资本输出方式，出现了霸权主义世界格局，世界各国人民面临各种危机的

威胁，其复杂性程度也超乎人们的想象。

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①
时代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资本支配一切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一切变化归根到底是由

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所引起的。因此，透视当今世界资本表现形式的变化，就会使我们能

够“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洞视当代复杂现实的深层本质与发展趋势，从而在复

杂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纵观资本形式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概括为“四化”，即全球化、知识化、福利化和金融化。

这些变化的胚芽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经开始萌发，《资本论》对此也有原则性的分析。因此，立

足当代实践，发掘和发展《资本论》中的相关思想，对于理解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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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本的第二代全球化：霸权主义与人类共同体的矛盾

《资本论》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启动了无止境扩张的社会关系生成过程：资本为了

追求自身增殖，必须为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开拓新的投资空间，由此产生了资本的无止境的扩

张性循环，将整个世界卷入资本的循环圈中。因此，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循环圈必然突破国

界，迅速延伸到整个地球。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文明形式从此不断地被资本循环所吞噬，

而被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人类历史由此而成为“世界

历史”。

（一）资本扩张困境与两代全球化模式

资本要实现最大程度的增殖，面临两难情境：

一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来看，资本要最大程度地增殖必须使劳动者永远处于贫困状态。

这不仅是因为资本要尽可能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多分一杯羹，因而尽可能地少给工人工资，

而且因为只有使劳动者阶层处于贫困状态，才可能创造出供给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贫困到

极限的朝不保夕的工人，为了活命不得不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没有任何与资

本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有大量失业人口，而且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

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一致主张废除最低工资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其目的是使工人

处于贫困状态，给资本增殖创造最丰裕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二是从产品消费市场的要求来说，资本要实现增殖又必须使工人具有随着资本积累而不

断增长的购买力，只有如此才能使生产的商品能够卖得出去，其中凝结的价值得到实现。这就

要使工人摆脱贫困状态，其工资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

就必然会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无法实现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的目的。

这是摆在资本增殖面临的逻辑悖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资本家的上述两项要求不可能

同时实现，因此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资本主义是个封闭在某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

危机必然常常发生。为了避免和延缓这种经济危机的发生，于是资本出现了寻找外部市场的强

大冲动，由此形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浪潮。

在马克思时代，工业化进程刚刚在西方国家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使本国工人处于极度

贫困状态，以实现最大速度的扩张。然而这样就使本国的购买力水平低下，必然造成产品过

剩。解决这个矛盾的手段正是“第一代全球化”：开拓殖民地，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用过剩产

品交换落后国家的黄金白银，并且拿出一部分购买落后国家的原材料乃至奴隶。由此形成臭名

昭著的“黑三角贸易”：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用本国制造的工业产品到非洲贩卖黑奴（出程），然

后再用黑奴到美洲换取黄金白银与原材料（中程），运回欧洲资本主义母国进行资本的扩大再

生产（归程）。这个“贸易黑三角”支撑欧洲资本主义扩张达四百年之久。
①

这就是说，那时资本

主义全球化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产品出口，以获得最廉价的生产要素进行本国的

资本扩张。由此引起的结果是使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主

义只是给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带来巨额利润，而带给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只是灾难与贫困：

贩卖黑奴给非洲黑人带来的是人道主义灾难，而给资本母国的白人劳动者带来的则是失业与

极度的贫困。这就注定了一次次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随着非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

抗，这种违背最起码人道主义的罪恶的“黑三角贸易”不得不终结。资本主义全球化方式必须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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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代全球化应运而生。如何既要使劳动者处于贫困状态以培育廉价劳动力市场，

又要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培育社会购买力不断增长的商品市场？资本的“第二代全球化”使

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似乎产生了“神奇的结果”。其方法是：使所有产业拉长为国际产业

链，需要低端劳动力的处于中段的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用资本权力最大化地榨取其剩

余价值，使其成为贫穷的生产国；而资本的母国掌握资本控制权的两头−研发部门与品牌

营销部门，于是大量的剩余价值流向母国，发达国家成为富裕的消费国，产品价值由此得到实

现。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工业化。于是，贫穷的生产国与富裕

的消费国相分离，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与它对商品的消费市场的要求分别得到了满足。这

就是由国际产业链产生的国际贫富分离的“神奇效应”。它增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

的容量，延缓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

随着资本全球化方式的上述改变，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使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表现

为不同形式的国际矛盾。第一代全球化产生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

征服世界的殖民主义世界格局。由此引起的国际矛盾是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以

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抢夺殖民地的激烈冲突，于是发生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国际矛盾则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冷战背景下亚非拉国家的反帝独

立运动。于是，与第一代全球化方式相应的殖民主义终于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与第二代全球

化方式相应的霸权主义世界格局逐步形成。

霸权主义追求的根本目的与殖民主义并无区别，但是其手段发生了从“鲁莽笨拙”到“理性

精巧”的变化。在政治军事上，不再主要依靠直接侵略扩张来占领他国土地，而是采取对关键资

源 的 控 制 与 对 相 关 地 区 的 武 力 威 慑 ： 占 领 全 球 各 个 关 键 水 道 ， 使 用 密 布 太 空 的 卫 星 通 讯 系

统（空基系统）来控制国际交往渠道，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其最终威慑手段。在经济手段上，

不再是直接掠夺他国资源来进行本土制造，而是利用货币霸权和资本输出，通过垄断性国际产

业链和金融链，通过利用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分割生产国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剩

余价值，以转化为其超额利润。这是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以霸

权国家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同盟，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边缘的国际秩序。这种由国际产业链与

国际金融链为骨架的国际资本循环圈是这种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

（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

在新的第二代全球化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有制的矛盾，

上升到当代国际领域，表现出新的形式−全球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霸权主义世界格局之

间的矛盾。霸权主义国家追求的只是自身资本的扩张，追求“本国第一”，为此罔顾世界各国在

全球化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客观需要。由此必然造成世界的分裂和国际冲突的加剧，同时也导

致对霸权国家自身的自我否定。

首先，导致国际关系分裂，国际冲突加剧。在政治军事上，国际霸权必须通过政治军事结盟

才能实现，于是整个世界分裂为霸权国家的“同盟国”与非同盟国，以至“假想敌”，并且通过制

造对立与冲突来强化同盟国对霸权国家的依赖。这就必然导致错综复杂、越演越烈的国际冲

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进而导致国际恐怖主义蔓延。而在国际经济领域，霸权国家必须依靠

在国际金融链上的金融霸权、国际产业链上的高科技霸权和国际市场的品牌霸权，为此必然千

方百计利用其货币霸权优势地位，频繁使用关税壁垒和经济制裁手段，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高

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品牌发展。由此必然引起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冲突，导致经济上的国际分

裂。这些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分裂，形成了对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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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霸权政策也会导致霸权国家自身竞争力衰退与国内矛盾激化。霸权国家通过国际金

融链和国际产业链攫取全球剩余价值和财富，这种寄生性扩张方式也导致其自身基础性能力

的衰退−这是因为它导致其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于是基础制造业急剧衰退。而高科

技产业与金融产业，无论从就业总量上还是就业结构上，都无法满足全社会的就业需要，导致

大量蓝领工人失业，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金融圈人士可以一夜暴富，而失业工人

却长期贫困，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如此，蓝领工人长期失业还将导致整个国家制造

业工艺水平的降低，产业工人断代，操作技能失传，进而导致制造业的长期国际竞争力衰退。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必然导致金融体系过度膨胀，一旦其膨胀程度超过实体

经济的承受能力，便会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再次，维护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昂，世界面临的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霸权国家通过军事

上的绝对优势来维护其霸权的同时，也由于霸权主义遭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国际反抗，导致维护

霸权的成本不断上升。发达国家也常常通过局部战争来维护霸权，使人类和平面临威胁。列宁

说过，“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

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①
这必然

导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在今天的霸权主义时代，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

由此可见，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已经陷入严重危机。霸权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已经严重阻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全球化生产力发展。因此，当今世界需要一种新型的

国际生产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这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构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三）“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全球化生产力建立起来的全球网络，如国

际交通通讯网络、国际产业链、金融链、互联网、物联网，等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也

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它所产生的问题，不是其本身所致，而是以它为载体的国际

垄断资本力量所致。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们不断摆脱霸权主义的控制，而由各国人民来

掌握。各国人民之间内在联系只能越来越紧密深入，越来越休戚相关。适应这种生产力发展的

新的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正是各国人民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

成为替代第二代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方式，当代国际社会正处在由“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向“建

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转换的进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

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

追求的世界秩序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共同建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③
中国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正是这种倡

导与推进的具体体现。中国倡导和推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的理念是：“中国人民的梦想

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④
中国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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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求是》2017年第21期。



不谋求在这种新时代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地位，因为反对霸权主义正是建构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三、  资本的知识化：人力资本与中产阶级的出现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生产所消耗的劳动价值，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人的自然力”的生产，

即生产出人类天然具有的体力与智力所需耗费的劳动价值，这需要提供人类生存与繁衍所必

需的生活资料；二是给劳动者提供掌握一定技能的教育与培训，这也需要一定的费用。马克思

说：“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

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

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

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①
在马克思时代，机器大工业的科学技术发明不断把

工人的经验技能规范化、标准化。“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

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

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②
因此那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是对工人本

身技能的剥夺，工人沦为基本上不需要文化教育只拥有“人的自然力”的劳动工具。

但是，当社会生产力从大工业时代到信息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过程高度信

息化之后，抽象符号性操作（如计算机编程）越来越多，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才能进行；专业分

工越来越细，需要长期专门训练的专用知识越来越强。此外，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

越来越高，同时产品创新速度越来越快，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培育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所有以上

各方面的因素，使工人的劳动力生产除了生理性的体力与智力再生产外，教育和训练所占的比

重不再是当年马克思所说的“微乎其微”，它在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中的占比，远远超过

维持生命的生存所需。于是，社会生产需要的较高教育水平与专业技能的白领工人越来越多，

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在人才竞争激烈的领域，工人所具有的知识和技

能，必须超过其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即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需要。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劳动力生产过程中教育和培训所占的比重。

因此，人类劳动力的发展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社会劳动力生产中，生理性再生产占主要地

位的“自然人劳动力”阶段，主要任务是“人的自然力”的再生产；二是教育和培训占主要地位的

“知识性劳动力”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劳

动者个人及其养育后代所要进行的生理性再生产耗费的价值，而且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劳动者

本人及其后代的教育与培训所花费的劳动价值。因此，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必然成倍增长。

于是，知识型工人的工资必然远远超过马克思时代工人的工资，中产阶级由此形成。

知识型劳动力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其必要劳动价值（其价格表现即工资）大幅度提高，而且

其个性化、差异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自然人劳动力”生产中，人们之间维持生存

需要所要消耗的劳动产品大致相同，可以有一个社会统一标准，因而工人的工资大致有一个统

一的尺度。而在“知识型劳动力”生产中，其需要投入的劳动价值具有个性化特征，不同行业、

不同职位之间差距很大。对各种特殊人才所需要投入的价值各不相同，这就是“知识型劳动力”

培育的差异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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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劳动能力从“自然人劳动力”到“知识型劳动力”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历史

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历史进步被资本化，而出现了“人力资本”。那些高于由社

会公共产品生产出的一般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也即人们所受的特殊的差异化教育

的部分，是在劳动力生产上的投资，称“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人的智力和知识的“资本化”，

同时也是资本的“知识化”。这就是说，除了生产简单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之外，资本还有两种形

态：一种是投资于生产资料的物质化资本，另一种则是投资于人的知识与技能教育的“知识化

资本”，也即“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具有和资本家所拥有的物质资本进行博弈的能力，它使劳动者能够获得高于一

般劳动力的工资，其差值即人力资本的收益。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

的变化等，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得到了很大提高，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由此

人力资本产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理论上出现了马丁·魏茨曼首先提出的分享

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利润分享制。”①
这使劳动者能够用自己的“人力资本”

与资本家的“物质资本”相抗衡。于是，生产力上的巨大进步对劳动者知识文化素质要求的提

高，一旦被资本化就会产生资本新形态−人力资本。这是资本发展史上的巨大变化，它使

“中产阶层”劳动者家庭成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单位，其不断繁殖而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

型社会结构。

但在看到人力资本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历史进步的同时，还要看到资本主义根

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社会在人力资

本中的两极分化。当代家庭已将大量的剩余劳动价值投入自己和后代的人力资本中。于是家庭

成为人力资本的自我繁殖单位，而进行人力资本的世代积累。穷人只能接受由公共服务提供的

普通教育而没有特殊的“人力资本”，受到某种特殊教育的富裕阶层则会在人力资本中占优势。

于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人们占有的物质财富上，而且还表现在拥有的知识化的人力

资本及其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地位上。这是由家庭的血缘关系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产生的新的

两极分化。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教育的产业化。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教育不平等仍是当前个人收

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
②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的“拼爹的资本主义”现象，部分原

因正在于此。

四、  社会的福利化：建立在寄生性与社会分裂基础上的资本主义

资本为了最大程度的增殖，必然最大程度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与福利，导致劳动者的贫困

化。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高福利政策。工人不仅工作日缩短和工

资增长，而且从出生到死亡，在医疗、教育、失业补助等方面，享受较高的福利待遇。这就是“社

会福利化”，而其一部分来源于资本，所以战后出现了部分资本转化为社会福利的现象，也可视

作部分资本形态的新转变−福利化。这种转变明显违背了资本本性，因此有人据此断言，战

后资本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以自身增殖为唯一目的，因而《资本论》已经过时。

但是，深入分析这种福利化趋势，我们将会发现，正是《资本论》的深刻见解，我们才能理解

这种福利化的实质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一）福利化政策的三大原因

福利化不但违背历史上的资本本性，也违背当代和将来的所有资本的本性。资本本性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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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谢周亮：《家庭背景和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现代物业》2010年第2期。



改变，也不会改变，否则就不再是资本。而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福利化政策，实属资本在外部压

力下迫不得已之举。这种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剩性经济危机的压力，二是由

社会两极分化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抗争，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导致冷战的需要。

1929年到1932年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政府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凯恩

斯没有看到危机产生的真实的原因是资本积累与穷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而是将过剩的原因片

面地归结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凯恩斯由此开出了一系列增加有效需求的处方：增加公共产

品的生产，以增加对过剩产品的购买力，由此出现了发达国家的福利化趋势。这是资产阶级在

过剩危机压力下的迫不得已之举。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而不得不

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然的话将会招致本国广大工人阶级会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直接

威胁资产阶级统治。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

强有力的鼓舞。于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会的力量空前强大，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集

体谈判，以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工会组织使工人在国家政治机构的选举中具有很强的影响

力。尽管工人们只能在资本集团选定的候选人中进行选举，但也会使某些候选人在福利政策上

给出竞选许诺，从而使福利制度得到实现。

正是出于以上各个方面的压力，代表全社会资本集体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在一定

限度内实施福利化政策，将部分资本利润用于社会福利。而资本的发展和全球扩张，给这种福

利化提供了可能性。生产力的知识化导致了上面所述的人力资本的出现，于是社会出现了大量

的具有较高收入的中产阶层，它为支撑福利化提供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以中产阶层

为主要纳税对象的国家税收体系。而全球化则把资本吸收剩余价值的触角伸向全世界广大的

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支撑福利化的剩余劳动价值的主要源泉。因此，

所有的福利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以出口为主的国家。福利化的上述必要性

与可能性相结合，自然就产生了福利化现实。

（二）福利化导致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新表现

正因为福利化本身是与资本本性相悖的，将它植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就会产生重重矛

盾，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一系列新表现。首先，最主要的是滞胀的出现。福利化的庞

大支出来源于税收，这必然导致资本的运营成本上升，这直接导致两大后果：一是成本推进型

通货膨胀；二是社会总投资量减少，于是经济停滞或衰退。这二者合在一起，形成了滞胀。这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在福利化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其次，表现为国

家主权债务危机。滞胀的结果是政府的福利支出越来越庞大：通货膨胀导致福利支出的货币越

来越多，同时经济衰退导致需要救济的失业与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因此，政府的税收越来越无

法应对庞大的福利支出，财政赤字不断积累，最后导致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2007—2015年

期间，美国政府债务负担率（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由64%上升至106%，日本由183%快速上

升至250%，英国由44%上升至89%，法国由64%上升至97%，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

政府债务负担都快速突破了100%。即使是财政状况最为稳健的德国，其政府债务负担也于

2010年一度突破了80%。”①
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都远高于《欧盟条约》规定的60%警戒线。

美国的主权债务可以通过印刷货币（也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部分解决，而欧洲国家就

比较困难了。主权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发生还贷无望，国家主权信用等级下降，于是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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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持续下去，由此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

牙、爱尔兰五个国家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2012年的到期债务有4061亿欧元，长期债务规模有

4万亿欧元之巨，根本无力偿还。
①

主要依靠出口支撑的北欧国家，其高福利也难以为继。

上述经济矛盾必然导致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高福利导致一些不劳动者也能获取较

高的福利，加重了社会负担，其中相当大的负担由社会的中产阶级纳税承担。于是在西方社会

形成了赞成与反对福利制度的两大政治派别，左派支持而右派反对。这种政治对立使西方国家

政府常常左右轮换，政治取向高度不稳定。而且全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分裂状态。

福利化不仅导致发达国家上述国内矛盾，还导致以下一系列国际矛盾：一是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矛盾。高福利违背了资本最大化增殖的本性，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必然要从发

展中国家分割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来补偿。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本来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

福利被剥夺了，用于维系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这些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通过发达国

家的资本向本国交纳高额累进制税，来支撑社会福利体系。这些税收表面上直接来自发达国家

的高收入群体，实质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间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二是

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矛盾。违背资本增殖本性的高福利系统，使各国政府在财政上出现长期的

支出大于收入的矛盾。于是，欧洲国家为了支持高福利政策，把其国家军事安全主要委托给北

约之首的美国来承担，导致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要向这些国家收取防务保护费，

这显然是各个盟国不愿承担的。而在高福利的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

一些国家主要依靠向德国、法国、英国借债来维持其高福利，而且缺乏偿还能力，于是产生了

债权国与负债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直接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局势。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化现象，并没有使《资本论》的理论过时。与此相反，《资本

论》可以使我们深刻透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上述新表现形式，更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趋势。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无法实现不依靠剥削他国人民的真正的高福利。只有通过探索新的

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立与社会生产发展相一致的福利制度。

五、  资本的第二代金融化：虚拟资本的权力结构及其危机

金融最根本的功能是融资，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价值增值，并且尽可能将剩余价值转化为

资本。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规模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投资所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多。因此，资本

家不能仅仅靠自己赚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还要将全社会的剩余价值集中起来转化为资

本。由此产生了金融。最早的是金融借贷，后来则出现了将资产转化为证券，进行证券交易活

动，这个过程则称为金融化。

（一）第二代金融化：金融化世界和虚拟经济的诞生

正像全球化分为第一代全球化与第二代全球化一样，金融化也可以分为两代。第一代金融

化始自股票−将企业资产对未来利润的分割权证券化，股票“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

有权证书”。
②

而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则出现了金融寡头通过股份对产业资本的直接控制，

因而产业资本被金融化了。这就是第一代金融化。其基本特征是金融资本控制产业资本。希法

亭指出，金融资本“是由银行支配并被产业资本家使用的”③
。“它将曾经骄傲的商人变成了被金

第 6 期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新趋势 11

①孙涛、臧秀玲：《欧债危机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变化》，《财经科学》2012年第6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③[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569页。



融资本垄断的产业的代理人”①
。列宁对此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概括：“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

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②
。正是通过金融资本对产业资

本的支配和控制，使全社会资本迅速集中，资本主义进入由金融寡头主宰的垄断资本主义时

代。金融资本登上了资本权力的颠峰，也相应地出现了第一代全球化−殖民主义瓜分世界

的全球化的颠峰，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正走向衰败，被资本主义新的时代所取代。

与第一代全球化导致两次世界大战而走向衰落相呼应，第一代金融化−金融寡头对产

业资本的统治产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29年到1932年的大萧条。我们知道，由资

本积累和贫困积累必然造成的产品过剩是资本主义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

框架内，唯一出路是通过各种途径增加社会资金的流动性，以创造需求，消化过剩产品。大萧

条使凯恩斯主义由此应运而生，但治标不治本，必然导致滞胀，其理由如上述。那么，能不能在

资本主义框架内，不通过政府财政，而通过与资本本性一致的市场途径来增加社会资金流动

性？这种途径终于被发现了−这就是资本的第二代金融化。

第二代金融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证券化，创造出一个游离于产业资本之

外的虚拟资本世界，它通过金融市场的投机性暴利与风险吸引社会资金用以创造流动性，以代

替凯恩斯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其实现路径是所谓“金融创新”或“金融深化”，想方设法使一切缺

乏流动性的资产证券化，创造各种金融衍生品，用证券价格的涨落所形成的风险与暴利吸引投

机者。“资产证券化是将金融资产组合转化为与原标的资产拥有不同风险状况的可交易的过程。”③

已经金融化了的资本（例如已经贷款的债权资本），以及诸如股票指数、汇率指数、气候指数等

本来并不直接具有资产价值的金融数据，都可以成为证券化的标的物，因为只要给它们确定一

个定价方法，都可以成为价格变动的有价证券，然后进行期货化操作，那么其价格的波动便会

吸引人们投下赌注进行投机。最典型的虚拟金融产品（又称为金融衍生品）是CDO（担保债务

凭证），它是反复将房贷资产证券化，以吸收社会资金而创造流动性的方法。

由于一切可以形成价格波动的标的物，都可以进行证券化而成为虚拟的金融产品。由此产

生了一个“金融化世界”：“而金融化世界是指金融的范式及价值原则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它在

政治生态圈、经济生态圈、文化生态圈以及社会生活生态圈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④
金融

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主要不是它的微薄的利息与股息，而是来自利用价格波动的价格差带

来的投机收益。

通过上述资产证券化和期货化，第二代金融化就创造了一种由证券价格构成的“价值体

系”，如股票市值、期货产品市值等，它们用实体经济的货币来量度（并且其中只有小部分能够

按现行价格兑换成货币），但是并不直接等于实体经济货币（不能用来进行实体经济中的交

易），所以是虚拟价值体系。它们不经过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而进行自我扩张、收缩和自我循

环。这就是虚拟经济体系。这是第二代金融化的本质特征。

（二）第二代金融化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新表现

第二代金融化的最大功能，是能够不经过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而通过资产证券市场把全社

会零散的闲置资金集中起来，创造流动性，一是缓解由购买力不足所造成的实体经济危机；二

是汇集起巨额的风险投资资金，扶持有一定前途的处于孵化期的科技创新产业。因此，它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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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克服凯恩斯主义导致的“滞胀”，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

但是金融化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它将实体资本的无限扩张建立在虚拟经济通过证券化而

无限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金融供给上。一旦证券化受挫，金融产品卖不出去，虚拟经济的资金

链便会断裂，由此爆发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实体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

化与资本的私人所有制的矛盾，进入更深的金融化层次，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虚拟经济内部矛盾。随着金融化，实体资本的根本矛盾必然延伸到虚拟经济领域，产

生了虚拟经济内部的矛盾。虚拟经济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大量民众的剩余价值圈入证券市场中，

通过价格变动来牟取暴利。于是，整个证券市场上充满了资本权力的斗争。金融垄断资本通过

各种形式影响甚至直接操纵股市、债市、汇市、期货市场价格，席卷社会大众辛苦积累的剩余

价值，席卷发展中国家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成为国际金融玩家追求的目标。这极大地扩大和

加剧了资本主义固有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使贫富分化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

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虚拟经济本来只是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的，但是相

当多的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不再生产价值，而仅仅以分割剩余价值为唯一目标。金融资本

越雄厚，操纵市场的能力越强，越容易在短时期内获取暴利。于是虚拟经济会从实体经济中抽

走大量资本，脱实向虚，从而使实体经济萎缩，由此形成经济虚拟化趋势，引发虚拟经济与实

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无止境地追求自身增值扩张的金融资本，无休止地进行所谓“金融

创新”，创造出形形色色的金融产品来吸引来自民间的闲置资金，使民间资金日趋枯竭。一旦民

间闲置资金不足以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便会发生资金链断裂，引发金融危机。2008年席卷全球

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如此发生的。这正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金融领域的当代表现。

六、  贸易战、科技战与金融战：资本主义国际矛盾新形式

上述资本的全球化、知识化、福利化和金融化，导致国际产业结构上的两大结果：一是发达

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及其产生的国际产业链，二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虚拟化”及其产生的国际

金融链。其总体目标是使作为生产国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贫困状态，而这正是资本赚取劳动

力剩余价值的天堂。同时将分割与掳掠的剩余价值流向资本的母国，而使母国成为消费市场的

天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与生俱来的根本矛盾似乎由此而找到一种几乎近于完满的“解决

方式”。然而，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不可能由此得到解决，它只是变得更加复杂，由此产生了一系

列新的矛盾。正是由这些新的矛盾引起了国际关系矛盾的新形式，这就是国家之间的贸易战、

科技战与金融战。

（一）贸易战：没有前途的逆全球化的复旧之路

“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使霸权主义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攫取了大量剩余价值。这看

来对发达国家是好事，延缓了其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却产生了下述矛盾：

第一，产生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国际垄断资本所分割与掳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流到

了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垄断寡头的手中，小部分流向中产阶级，还有小部分用作社

会福利。这就导致《21世纪资本论》所指出的现象：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发达国家两

极分化日益严重。截至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的财富比重超过70%，其中一半被最富有

的1%人群所占有；也即90%的人只占有社会总财富的30%。
①

不仅如此，由于“产业空心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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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虚拟化”，昔日的美国经济中心，如匹兹堡等工业城市，不断走向萧条而成为荒芜的“铁锈

地带”，制造业工厂成为废墟。
①

因此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必然两极分化：极小部分成为高薪白领

阶层，而大量的普通劳动力则由于这种产业荒废，而沦为一无所长的社会被救济者。越来越多

的劳动力无法在金融部门与科技部门就业，失业人口不断增长。由此产生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矛

盾冲突。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马夹”运动等，都是这种矛盾的表现。

第二，由于产业空心化，能够掌握熟练技能的产业工人将越来越少，而且后继无人。靠福利

化过日子的新一代劳动力，已经不再具备老一代劳动者所具有的素质，这就使发达国家生产力

发展潜力严重不足。没有制造业的支撑，不能与制造过程紧密结合，导致发达国家的研发部门

的研发能力也会受到严重限制。中国华为在5G技术上能够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其原因之一

正在于中国有优秀的产业工人队伍。

因此，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空心化”与“经济虚拟化”，使生产国与消费国相分离，虽然表面

上暂时解决了矛盾，却使自己陷入了新的矛盾。面对这种困境，霸权主义国家想通过对中国这

样的制造业大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贸易战，迫使在产业空心化过程中转移到他国的制造

业回流本国。然而这种使用政治强权违背市场规律的倒行逆施必将失败：因为它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内部必然面临的生产成本过高、环境污染代价过高等一系列问题，而且

在经历长期的产业空心化之后，霸权国家的国内已经缺乏熟练的一线工人，同时缺乏适合其发

展的产业结构环境。更重要的是：一旦大量资本回流，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将得不到

国际空间的舒解，必将导致在发达国家国内发酵，发达国家将会重新回到经济危机频发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状态。因此，这种逆全球化的资本回流的复旧之路，没有前途。发达国家想

通过发动贸易战解决上述矛盾，只是违背历史规律的空想。只有走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构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轨道，才是解决危机的正确出路。

（二）科技战：阻扼不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之路

如果说贸易战是经由全球化所致发达国家内部矛盾而引发的国际冲突，那么科技战则是

由全球化本身直接引起的国际矛盾。

如上所述，由跨国资本主宰的国际产业链，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贫穷的生产国，而发达国

家则成为福利化的消费国，由此不仅产生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同时还伴随着生态环境上的两极

分化−发达国家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产业转移到穷国，还把消费后产生的垃圾再运回

穷国。穷国作为劣势方，必然产生各种反抗霸权的活动，甚至会诱发破坏性的极端行动。这种

现实矛盾与各民族遗留的历史冲突相结合，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甚至发展

为局部性战争。

因此，穷国不再甘心永远是穷国，不甘心永远处于国际产业链中受控制受剥削的底端。随

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处于技术的更新换代期，发展中国家通过其后发优势而弯道超

车，逐渐掌握越来越多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成果。这就使霸权秩序下的国际产业链不得

不面临改变，其科技霸权总会在某些领域失去竞争优势。于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科技霸权，霸权

主义国家会对像中国这样的具有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等一系列“卡脖子”政策，

实施“科技战”。美国企图通过进出口禁令封杀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就是突出

的案例。

然而，这种科技战并不可能永远封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相反，它从反面提醒发展中

国家：在核心技术上不能长期依赖发达国家，必须花大力气进行科技创新，把核心知识产权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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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将会失去巨大市场。从而注定

会损害发达国家自身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控制权，从

而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国际格局。

（三）金融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与贸易战、科技战相伴随的必然是金融战。这是因为每项人为制定的贸易政策、海关政策

都必然会引起股市、汇市和期货市场的巨幅价格波动，从而给各种套利投机行为提供大发横财

的机会。正因如此，如果掌握决策权的政治人物一旦与金融市场上的从业者存在某种外界无法

搞清楚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必然会预先知晓将会推出的政策，从而预先布局，利用这种价格波

动来套利，由此会产生市场上疯狂的巨额套利行为。例如，提高某类产品的关税，或者对某些

企业进行打压，必然引起相关股票价格下跌。如果有人能够预料到这种政策出台，那么在股票

市场、期货市场上提前做空，通过金融杠杆，必然会赢得难以想象的数以亿计的巨额暴利。而

金融界的人物在如此巨额套利的诱惑面前，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这种联系，他们也会用各种

手段来掩盖这种联系。如果这种行为被垄断国际资本所利用，必然成为掳掠发展中国家剩余价

值的巨大的市场机会。一旦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家底被国际金融资本掏空，那么能

够对抗贸易战与科技战的本钱就会丧失。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推进金融上的对外开放，另

一方面对此类金融风险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

因此，发展中国家不要只看到公开的贸易战与科技战，同时还要看到与其相伴的隐蔽的金

融战。这是在贸易战与科技战发生之际，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为了从根本上应

对这种挑战，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须走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另一条新路，来实现自己国

家的现代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成功应对挑战，充分利用这种挑战带来的历

史机遇。

七、  总结与展望

资本权力作为继血缘关系与建立在土地的封建所有制基础上的等级制关系之后，一种新

的社会组织纽带，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产生了由资本与市场组织起来的新的社会结

构。由资本增殖意志所驱动的资本的最本质特征，是追求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由此既产生了

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又产生了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

种矛盾产生了第一代资本主义：以资本宗主国作为制造业中心，通过殖民扩张开拓世界市场来

掳掠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本主义。其产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宗主国的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

与工商业资本家的暴富相对立，二是通过对全世界各文明的侵略扩张建立的殖民主义世界秩

序。这种野蛮的资本主义秩序终于无法维系下去：抢夺殖民地国际资本的矛盾导致了两次世界

大战。而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产生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使资产阶级不

得不改变其生产方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从“第一代资本主义”向“第二代资本主义”的

转变。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转变：在世界格局上，从第一代全球化−殖民主义向第二代

全球化−霸权主义的转变，产生了由国际产业链与国际金融链，以及建立其上的国际政治

军事链组成的新的中心—边缘国际结构。而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与资本结构上，产生了知识

的资本化的转变，其最典型的产物是与物质资本相匹配的人力资本；在劳资关系上，发生了社

会福利化的历史转变；而在资本形态上，发生了资产金融化转变。所有这些转变，都是企图减

轻与化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客观上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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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容量。但是它们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而只是使

这种矛盾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产生了当今世界的复杂乱象。美国对中国主动发

起的贸易战、科技战与金融战，便是美国遭遇的国内外困境的必然产物。

总之，资本主义几乎使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转嫁和延缓其自身面临的基本矛盾，

现在正面临着左右两难的困境。霸权主义世界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发达国家的国内的两极分

化越演越烈。正因如此，世界面临着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情况

下，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到底要走向何处？要发生怎样的改变？会不会出现“第三代资本主义”形

式？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应对国际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资本论》所揭示的关于资本逻辑

的真理将会获得怎样的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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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Lu Pinyue1,  Yao Liming2

(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Capital  is  the  dominant  economic  power  in  bourgeois  society.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since  its  birth，while  the  nature  of  private

capital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maximizing proliferation has never changed. It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is  capital  nature  that  a  series  of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The first change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to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globalization，namely，from  colonialism  to  hegemonism.  It  has  resulted  in  a  new

center-periphery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hain，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hain thereon based

o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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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one i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knowledge capitalization besides material

capital. The most typical feature of this change is that the human capital is as important as material

capital，which  enables  workers  to  obtain  higher  wages  than  the  general  labor  force，and  its

difference is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

The third one is the welfar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oor

producer countries and rich consumer countries，which is a forced choice that capital has to make

under  external  pressure，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and  global  expansion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it.

The  fourth  one  is  the  second  generation  financialization，which  aims  at  dividing  up  and

grabbing surplus value，tries to make all the illiquid assets securitized, and creates a virtual capital

world free from industrial capital.

All  these  changes  are  aimed  at  alleviating  and  resolv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that is，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objectively expanding the capacit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a  result，there  are  two  major  resul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one is the “industrial hollowing”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  it  produces;  the  other  is  the  “economic  virtualiz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hain  it  produces.  The  overall  goal  is  to  mak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producing countries impoverished forever，which is the paradise where capital earns surplus value

of labor force，and at the same time to flow the surplus value of division and plunder to the home

country of capital，so that the home country becomes the paradise of consumer market. Thus，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inherent  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seems  to  lead  to  an

almost perfect “solution”.

However，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cannot be solved，and it just becomes

more complex，which results in a series of new contradictions.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launched

international trade wars，technological wars and financial wars in order to recover their declining

situation in these contradictions，which will constitut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China.

Key words: capitalism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globalization; intellectualization; welfare;

finan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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